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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摇一摇章

一

滨湖省宁江市的机场，距中心城区较远，刚建成不久，样子模仿

着张开翅膀的海鸥，挺抓人眼。市政府的笔杆子朱丽在等人，不张

扬地缩在机场大厅内站着，直到瞧见苏洪仁从一辆外市牌照的轿车

里走下来，她也不迎上去，也不招呼一声，兀自向咖啡茶座走去。朱

丽相貌比那画上的仕女还顺眼，一脸聪明气，神情淡淡的，仿佛用薄

薄的一层冰霜包着一只小热水袋。苏洪仁脑袋瓜像拨浪鼓一样左

右转着，寻找着另一位同行者，看都不看朱丽一眼，却像铁针跟着磁

石跑一样，自动就随着这姑娘的后影向咖啡茶座走去。

朱丽背身坐在咖啡桌旁，看着菜单，给服务小姐点着茶点。“樱

桃生代，两份。一盘腰果。”服务小姐写完点菜单离去。

苏洪仁人到中年，比一般的年轻人显得更有魅力，较高的个头，

胸脯厚厚的，国字脸，宽肩膀，两只黑溜溜的聪明球，老带着机敏、嘲

讽和热乎乎的笑。他绕着朱丽的台子潇洒地兜上一圈，才坐到她对

面。

“早来了？”就这么三个字！没有个称呼，却像一粒九制话梅一

样，有各种的滋味，表露出苏洪仁跟她的非同一般的亲昵，自个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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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情分外快活，还夹带着对她必然已经久等的心疼和歉意。

朱丽把开心隐藏在撒娇地撇撇嘴里。“架子越来越大！居然到

了宁江，不到我那里去，还要我跑到这里来？”

苏洪仁被这撇嘴的娇媚迷住，话再说出来都有点打飘发酥了。

“嘿嘿，就这么点时间！临时通知去北京———从阳湖那里来，路上跑

了三个钟头⋯⋯哪怕见一分钟也好！就这么‘馋’⋯⋯”

服务小姐把茶点送上来。

“‘馋’———吃‘樱桃生代’⋯⋯”

“朱丽！就是这愿号座，那回碰巧遇着，一起去北京⋯⋯”
一提起这段往事，朱丽的面庞就像被阳光照亮了一样，快活从

眼眸里直往外渗，说出口的话依然冷冷的、高高在上的：“从此倒了

大霉！”

苏洪仁就吃她这“味儿”，越“酷”越觉着有品头，也越上情绪！

“也真怪，那次开会，有你坐在会场上———突然‘才气乱冒’，稿子都

扔掉了讲，词儿自己就往外跳！跳舞也是———那些‘花儿’，不知怎

么就‘花’出来了⋯⋯”

“还不是你存心想‘花’人！”

“上当受骗了？”

“腰果，你不喜欢吃吗？洪仁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”

“朱丽，我也有好消息告诉你。”

“你猜得到吗？我———调到你那个阳湖县去了！”她说的只是一

句普普通通的工作性话语，但她那神态说出来的话，表明这是她作

为一个姑娘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。她屏着气，等着看苏洪仁如何反

应。

苏洪仁惊得把腰果搁下来。“这种事，你怎么预先不跟我说一

声？”

朱丽绝对没有想到，对待她的大胆和奉献，会是这样一句话！

她把舀樱桃生代的勺子，往碟子里一摔！“你老婆也调去了，你怎么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００ ３　　　　

也不预先跟我说一声？”

她这两句话，像挥舞一把犀利的西餐刀，把他们相互关系中，苏

洪仁低人一头的软裆，给割出来摊在桌面上了！

苏洪仁尴尬地笑笑，说：“不、不是！我不是说，有好消息告诉你

吗？我不当阳湖县委书记了———就那次在北京会议上，‘才气乱

冒’，给最穷的一个县抱回去一块‘全国绿化先进县’的奖牌———现

在要组建一个新的地级市，我给提成淮海市常务副市长、副书记

了！”

“哎呀，难得难得！”朱丽没想到会是这么件大好事，这证明当时

在这愿号座结的这份缘，自己是多么有眼光，是不是人物，是不是情
种，一眼就能明白个五六成。她头一次抹掉小热水袋上那一层冰

霜，拿一粒腰果与苏洪仁相碰。“祝贺祝贺！”苏洪仁也用一种很特

殊的方法跟她对碰腰果，那种碰法在说出这么一句话：这个好消息

就是送给你的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好消息！

朱丽品嚼着腰果，也品嚼着他碰过来的那份特殊含意，说：“这

成了月亮追太阳，看看追到了，人家又挪了窝———只好过一阵再调

啰！”

“把档案追回来，直接调淮海市———你在这个市，就是办公室的

笔杆子———你去帮我管办公室！”

“月亮居然追到太阳了！”朱丽开心得掐住他手背上一点点皮，

使劲地拧扭⋯⋯苏洪仁见一个人走进候机厅，忙缩回手，轻声说：

“我现在的顶头上司，市委书记盛师友！”

盛师友身材修长，架着教师常用的那种朴素的眼镜，拎着手提

箱，在候机大厅里找着人。苏洪仁向朱丽告辞，掏出两张机票，摇着

向盛师友走去。

朱丽很配合地连头都不回，说：“说定了，调你淮海市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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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农家少女虞燕跟朱丽长得挺像，在滨湖省阳湖县的虞家村，跟

妈妈学着编绳结。虞燕妈讲：“这是扮虞姬神系在腰上用的。用绳

子编织的神结，祭神的时候，必得用的。”

绳结，在这个虞姬的故乡，是祭奠虞姬神的祭物，也是一种农家

祖传的手艺。据说，还在上古时候，这里人就用绳子打结来记事，大

事系个大结，小事系个小结。到虞姬那个年头，已经像窗花、门对子

一样，用它来作装饰，表达一种对幸福、吉祥的期盼和祝福。虞姬抹

脖子之前，就送给过楚霸王项羽一只自己编的吉祥结，葫芦形的，寄

寓“上下同心、大吉大利”。现在，城里人把它叫作“中国装饰结”、

“中国结”，管它叫什么，反正虞家村人都认定，绳结这东西的老根子

出在自己这村子上。

虞燕跟哥哥许长富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。长富是爸妈

亲生的，一个剽悍俊壮的男子汉，会一手好木匠活，水牛坯子鱼脾

气，不好说，喜欢用日常动作传情致意。妹妹编着绳结，哥哥由舅舅

给剃着头，两人仍像小时候一样无声地用脚捉着“猫猫”。编绳结

的，将俏俏的小脚往外移一移，剃着头的，就悄悄用宽宽的大脚去扑

捉踩她的小脚板。小脚板狡黠地收回去，剃着头的大脚刚鸣金收

兵，编绳结的俏俏小脚又放肆地伸出来，又是一场“扑捉战”⋯⋯

父亲许醒农此刻心情与儿女全然不同，儿女在面前再嬉闹，他

愣慌慌地瞧都瞧不见。他估摸这回给上头寄的告状信，要告出事来

了。阳湖县粮食局长叶元棠，不久之前还是这个乡的书记，这人在

虞姬乡当头头的时候，跟许醒农一家结下了不解的大冤仇。许醒农

这回抓到了一些叶元棠打白条子玩鬼的把柄，立马给省里寄了封人

民来信，指名道姓告他叶局长！信走了几天了，不见动静，许醒农心

里犯起嘀咕。叶元棠人称“花花书记”，不单他心“花花”，对上对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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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会“花花”，手里有一把子人。这封上告信，要是落到他那把子人

手里，他们一定会把被我老许发现的破绽给捂死。头一桩，就会想

法毁掉自己手里捏着的证据。许醒农后悔不该用写人民来信这种

办法，该直接去省里市里，找那些做得了主的头头，面对面说，不在

别人手里留一点痕迹。这一下好嘛，还不一定能把叶元棠怎么样，

倒给自己招来了大危险。许醒农长得跟打夯的夯一样墩实，模样跟

张飞一样，可比张飞心细得多。从祖上那里，他学来一手侍弄花草、

修剪盆景的手艺。他此刻借着给一盆红花!木的盆景作修剪，将装
着叶元棠犯罪证据的小塑料袋垫在那花盆的底子上，不招人注意地

走出堂屋去。他要找个地方把这些证据藏妥帖。这件事，他还不能

跟家里任何人说，一来怕他们害怕，二来也防着叶元棠那把子人寻

上门来，家里人要是知道藏哪里不说，会给他们惹灾祸。

由于一墙之隔的邻居，就是抱花花书记大腿的人，他不能走出

庭院的大门去，只能想法子藏在这院子里。人一急就会长出三只眼

来，平日最不在意的地方，这会儿突然给许醒农看出好处来。山头

放小手扶的草棚棚的毛竹大梁上吊着一只绳结。他将那个小塑料

袋，塞到旧绳结中间嵌着的一只小鞋子里去。他松下一口大气，走

回堂屋来，边走边往回想想，只顾防他躲他，把柄都抓到手了，不去

告倒这个坏种，那还是个人吗？这回就直杵到省里去上访。

许醒农对在帮长富剃头的内弟说：“打白条子———姓叶的玩鬼，

越玩胆越大了！你家都给他搞散了，拿人都当花木欺侮！咱俩一起

去省里告他个龟孙！”

虞冬成是个农人兼剃头师傅，从小就跟着姐姐、姐夫过，提到老

婆给叶元棠拐走这茬事，心里就像被剃头刀剜一样。有什么再比老

婆给人霸去拐去更窝心更倒霉的呢？但他只能干咽一口口水，把那

痛苦与无奈和着口水咽下去。他这石头子也咽得下去的脾性，不是

天生带来的，是做什么营生被那营生磨出来的。姐夫那点心胸与硬

气，是因为他成天跟盆子里的花木打交道，想怎么剪就怎么剪，那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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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世界全由着他自己做主，再名贵的花木都乖顺地忍着他的气。剃

头师傅成天得跟人的头打交道，再排场的头他也捧在手里过，那可

比捧粗腿还难捧得多，再不像话的头他也得捧在手里，还得像捧着

自家大爷一样小心伺候，照样得说“头剃剃，当书记，脸刮刮，钱大

发”。这么一年四季捧人的头捧下来，脾性就剩下个会咽石头子一

样的口水了，外带着还会赔上一张甜和嘴。人得吃饭啦！但人又毕

竟是人，那咽下去的气在心里还是要气，或是自己一人对着剃头镜

子，或是遇到合适的听话人，就尖酸刻薄、嬉笑怒骂地骂一通，骂得

再尖酸刻薄，他又横竖把准一条，到了场面上，对谁还是一张甜和

嘴。

虞冬成借着跟外甥女说话，来回姐夫的话。“燕燕，卖这些中国

结，光编得好还不行，还要能忍得住买主的气———胳膊拧不过大

腿！”

地下宽宽的大脚与俏俏的小脚，那“扑捉战”停止了。虞燕把编

绳结的绳头，揪心地停在手里。她听得出舅舅那不咸不淡的话里，

闷压着一个男人最不肯忍受的羞辱。“舅舅，我、我跟你学一段淮海

戏的‘三字剁’？”

一个穷苦的老人，跌跌撞撞，闯进院子来。他干瘦干瘦的身子，

衬出脑瓜瓢不小，顶着一头蓬蓬稀稀的花白短发，迈着有些罗圈的

老腿。骆大爷喊：“醒农！醒农！我那老婆子急出毛病了———燕燕，

你快去看看，你骆大娘，都不认子午了！”

许醒农惊得把盆景一搁，招呼媳妇虞立兰，赶紧将骆大爷架着，

一起赶去看看。女儿虞燕心急腿快，走父母身边一钻，跑到前头去

了⋯⋯

这虞家村坐落在黄淮平原上，一色的褐土地。小手扶的犁头往

田地里一插，翻起来的泥浪，就像飞起来一堵陶器的墙、巧克力的浪

一样，厚厚浓浓，油光铮亮。庄户人看着它走不动路。生活在这平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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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上的人，眼头享的福大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由着你尽眼力往远处

看，没遮没拦，没边没底，一个土岗子都没有。冬天看，像黄色的大

海，夏天瞧，像绿色的大洋。它让人每天都感叹大自然真是大得了

不得，它让你每天都奇怪平原怎么天天都这样，又天天都不一样。

在虞家村的大田里，有几座用两根树棍支在地上搭成的三角形

矮茅草棚子，就像房子没打墙，直接把房顶支在地上，从房顶的山头

开门进出。有的地方把这种棚子，叫“看瓜棚子”、“要饭棚子”，此地

人把它叫“丁头冲”。

虞燕跑出村子，跑上田埂，冲进其中一座“丁头冲”里，喊：“骆大

娘！”

低矮的茅草棚里，用土坯围起一个地铺。骆大娘像庄稼院的奶

奶们一样，额头上围着一个青包头，花白的头发没作梳理，松松地结

成一条短辫子，像拖着一条小尾巴一样，满脸的皱纹因为抹着一层

泪水，那深深密密的皱纹与那整片的泪痕，特别不适宜合在一起，看

得人心里发麻。她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，坐在地铺上，太深重

的哀伤，使她变痴发呆了。

“喜子早早就会识文断字⋯⋯乖孙子呵，你这病———我来替你

得吧！”

虞燕眼圈红了。“骆大娘！我是燕燕！喜子弟弟病会好的！”

“这叫什么个怪病？汤大先生都识不得！说只有大城市里，有

那镜子能照⋯⋯”许醒农和妻子虞立兰扶着骆大爷赶到茅草棚门

口。虞燕急得从破芦柴席上，跪步来到棚子门口，说：“骆大爷！快、

快把喜子往大城市里送啊！”

骆大爷拿出一些条子。“今年卖的粮食，尽打白条子———哪来

钱？！这都是我的钱！这都哪里是钱？！”

茅草棚门外，聚集的人多起来。虞立兰说：“我们家，也尽是这

些白条子！”“哪家不都这样？！”“快，找粮所去换！”虞燕说道。

“粮所？乡里这个长、那个长，我跪都给他们跪过了！”骆大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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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，“谁也不问你事！”

虞燕将骆大爷手里的白条子摊到父亲面前，说：“我爸，想个法，

救救喜子！”

这庄子人有事喜欢找许醒农，不因为他有钱有身份，而是因为

他人长得五大三粗可心软，看不得别人遭难。许醒农把白条子接过

来，跟骆大爷表示，这事我帮你去说说，扶着老人就往外走。

荣誉军人王有忠推着轮椅追着喊：“醒农，找乡里没用———找县

政府！”

三

滨湖省的省级机关宿舍，在宁江市的黄河路上，几幢灰色的五

层楼房子，没有顶，光秃秃的，像在地上戳着几个积木块。邵宜民还

住在原来分配的一套处级干部住的单元房里，三房一厅。这屋里像

个学者的家，沿着墙靠着高高的书柜，尽码些大厚本的中文书、洋文

书。其他人家，到处是孩子与女主人的照片，他家里，居多的是男主

人在美国、俄罗斯、西欧等地拍的照片，可见他家里人把他多希罕。

邵宜民三十五六岁，个子虽然不矮，也长了一对剑眉，可身架不宽，

脸盘不大，总体上有一副娃娃相，老被人当做还在上学的研究生。

他还真有股子小孩的玩心，跟儿子在捉迷藏。他将江海的眼睛用手

绢蒙起来，喊声：“开始！”自己悄悄地钻进床底下去。

女主人戴妤文静淡雅，拿着一篮茼蒿到卧室里来择，对着床底

下说话：“邵宜民，江海多大了？你要再不回国———他读大学了，你

还当他小孩呢！”

蒙着眼睛的邵江海嚷道：“我就要这么玩！就要这么玩！”他摸

到妈妈身边，悄声“开后门”地问，“妈，爸爸躲门外去了？”

戴妤仍对着床底下说：“淮海市一中，全省都有名，你要去上任，

把他带去读吧！”



００ ９　　　　

邵宜民从床底下调皮地探出头来，对这个主意表示赞同，又笑

着藏匿起来。

“傻儿子，瞎摸。他不就是那老一套⋯⋯”戴妤说。邵宜民一下

子从床底下钻出来，捂住戴妤的嘴不让她说下去。小江海恍然大悟

地拍拍蒙着眼的手绢，像躺在滑板上一样，整个人滑着钻到床底下

去抓人。一片疯叫声。

电话铃响。戴妤起身接电话。“喂，找邵宜民？哦哦，你等等。”

她捂住电话，说，“别疯了！淮海市委的盛书记———头头找你了！”

邵宜民忙过来接电话，左腮帮上还带着一块床底的灰斑。“盛

书记！我邵宜民啦！催我去上班？我听说分派到淮海市去，分管科

教文化———很高兴！⋯⋯什么？”他说这句话里面含着一层特殊的

意思，原来让他去省科委当副主任的，那是个住在大城市，与各科研

单位打交道的美差，因为他在市厅这一级干部中属于年轻得少有

的，全省正组建一个最穷的农业市，就改而把这个年轻人转派到那

里去当副市长。人们都顾虑，把一个从外国学习考察刚回来的干

部，塞到一个最招人嫌弃的差事上去，本人肯定会有情绪。所以，邵

宜民趁着头一次跟市委书记通话，先表了这么个态：到你那个市去，

我接受！

淮海市委书记盛师友和常务副市长苏洪仁，在北京的宾馆客房

里，两人一起用电话免提，神色严峻地跟他通着电话。盛师友说：

“宜民同志，你才刚刚回国———这有点不近人情———情况有点特殊！

我和苏市长都在北京开会，阳湖县可能要出事情———当地农民情绪

有些失控！你好像出国前，在省扶贫工作队，当过老大难县的工作

队队长？”

邵宜民在宁江市应道：“对对，去过两个县！”戴妤用围裙替他擦

去腮帮上的灰斑。儿子拉下蒙眼布，用眼神对爸爸说，我赢了！还

来不来？

盛师友在北京宾馆说：“这样！请你代表我们俩，赶紧赶到阳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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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，对上访的农民，全权作出妥善处置！”

苏洪仁插上来说：“小邵，我是苏洪仁！”

邵宜民在宁江市热情招呼地说：“苏市长！好久没见⋯⋯”

苏洪仁在处理公事时，虽然跟在咖啡茶座里和朱丽一起时的那

种机敏、诙谐、显得年轻十岁的神态，就像猕猴桃跟冬瓜那么大不相

同，可有一点仍然保持的，说话有一种热乎乎、挺亲切的调调。这是

个招人喜欢的、也很干练的头头。“你好！小邵，我刚刚从那个阳湖

县县委书记任上出来———可能是因为新领导人还没配上，有些事没

人拍板，在收购粮食问题上，跟群众没有协调好。你到那里，狠狠

‘熊’粮食局长叶元棠、公安局长向永进！他们保证听你的———就说

我说的！”这最后一句话，他没有特别着力，但这恰恰是他特意要说

的话。要让盛师友与邵宜民都意识到，在阳湖县，最有分量的，正是

我苏洪仁的“我说的”三个字。这也是给刚回国的小邵先打个招呼，

那是我的根据地。“那里人有点野，邵市长，你要注意安全！”

盛师友对着免提电话讲：“宜民同志，要快！上访的农民，已经

把县政府围起来了。避免发生恶性事件！”

宁江市街头，一辆奥迪轿车，车顶上转着红色警灯，飞速地驶进

黄河路滨湖省省级机关宿舍楼，急速停在邵宜民家住的猿号楼楼门
口。邵宜民一边穿着外套，一边从猿号楼楼门里急步走出来，迅速地
跨上奥迪轿车。

戴妤与邵江海从大楼里追着飞奔出来。戴妤将一只卷好菜肴

的油饼递给丈夫。小江海将一瓶矿泉水递给爸爸。邵宜民向她们

做个表示感谢的鬼脸。奥迪轿车转着警灯，箭一样冲出去。

邵江海学着爸爸做的鬼脸样子，朝妈妈也做一下，仿佛说爸爸

才刚回来，就又剩这么个鬼脸了！

戴妤酸酸地一笑，朝着儿子也这么做个鬼脸，搂着儿子回楼去，

犹如说有这么个鬼脸，也不错了，知足吧。邵宜民一家这短短的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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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，显露出那种有教养的家庭相互之间的默契与融洽，就像是一首

和谐的无字歌。

四

阳湖县县政府在县城西关大街上，穷县穷衙门，年久失修，四周

围墙的墙皮东脱落一块、西脱落一块，像害了疥疮一样。几幢分属

县里四套班子的办公楼，墙面像拉着蜘蛛网一样，显出一道道裂纹。

只有进这院子的大门，受到分外重视，两扇黑色铁栏杆门异常坚固。

县政府大门外是一个大广场，广场的边沿直抵到阳湖河河边。此

刻，广场上几十辆手扶拖拉机，插着“农民上访团”的旗帜，浩浩荡

荡，向着县政府大门口，缓缓地围上来。县政府的铁栏杆门紧闭，警

察在门内门外严阵以待。

为首的手扶拖拉机上，虞燕驾驶着车子。车厢里，骆大爷悲戚

地手捧着白条子，就像捧着小孙子的命。荣誉军人王有忠坐在轮椅

里，照拂着老骆头。许醒农强悍地把一根木头竖起来，将它靠着王

有忠的轮椅，竖立在骆大爷身后，使整部小手扶犹如航船竖起了桅

杆与风帆。大木头上撑起来一幅大白布，白布上写着：“兑现白条，

要钱救命！”它就像一面喊出农民共同诉求的大旗。

各个手扶拖拉机上，“农民上访团”的小旗帜，表示支持地摇动

着！那么多小手扶聚在一起行驶，街巷给“啵啵啵啵”的响声震得直

晃颤。市民、路人纷纷围过来。在县城街巷里运沙石的农民小手

扶，见扬起这么个旗号，正是自己想说的话，那么多小手扶共同发出

的气势宏大的响声，驱散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的心理，将小手扶机

头一转，也纷纷加进这些上访的小铁牛行列⋯⋯

对这次农民上访，负有直接处理责任的粮食局长叶元棠、公安

局长向永进，共同站在县政府主楼的二楼凉台上。这个县的县委书

记、县长还在调配中，暂时没有一个当家人。他们俩虽然是副县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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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是县政协副主席、一个是县委常委，按职务来说，处理这种非常

事件，轮不到他们出头，该由周怀城副县长出面。因为苏洪仁常务

副市长是这里的前任县委书记，很了解这个县的关关节节，知道周

怀城太迂太鲠，早就将他支到大闸上专管协调各乡用水的矛盾了。

这个打白条子的事情，牵涉的方方面面很复杂，周怀城是拿捏不住

其中分寸的，所以苏市长打电话回来，让周怀城仍坚守原来非常重

要的岗位，临时指定由县委常委、公安局长向永进牵头，政协副主

席、粮食局长叶元棠为辅，负责处理这件非常事件，有问题请示正赶

来的邵宜民副市长。叶元棠粮食局长中等身材，比较胖，有些虚肿，

眯眯眼，见群众来势很大，有些慌乱，又有些正中下怀的喜意，拉着

公安局长向永进退到凉台的玻璃门里面去，指着领头的农民说：“向

局长，这个许醒农———大祸害！一个泼皮，无赖，小偷，坐过牢的，上

访痞子！一定要把他抓起来！”

“暂时不能火上浇油！”县公安局长向永进人高马大，那张脸什

么时候都像亮着红灯，表现出执法者那种呆板、机械和强悍的神气。

“叶元棠，把那个老头的钱，给他算了！”

“省里还没松口⋯⋯”叶元棠用一种暧昧的神情，提醒这个临时

的头头，别忘了这件事真正的底线，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咋咋呼呼，这

也未必不是个好事。

“人都‘嗡’上来了———你总得去给句话！”

叶元棠觉得该给临时头头这个面子。他推开玻璃门，要出去给

群众说两句宽心话，可脑子里来了个急煞车，又退了回来。“光说空

话，越说事越大！市里要来人了———由市里人去跟省里要，钱就好

要了———等他来处理吧！”

在省会通往淮海市的公路上，邵宜民乘坐的奥迪轿车，转着警

灯，在繁忙的车流中蛇行般往前钻。

邵宜民自己麻利地开着车，再快的车速还嫌慢。他向驾驶员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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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：“离阳湖县，还有多远？”驾驶员告诉他，还有二百八十多公里。

邵宜民心急如火，加大油门，把在国外高速公路上练出来的飞

车本领全拿出来。奥迪轿车如水中蛟龙一样往前赶。

警方与手扶拖拉机，仍在阳湖县政府大门口对峙着。城镇派出

所所长朱强，眼睛小，就像是用黍秆蔑子划了一下一样。他向领头

的手扶拖拉机打手势，不许再向前！许醒农见警察中领头的是本村

人，说：“朱所长，你去给上面说说，骆大爷急等白条子的钱给孙子治

病！”

朱强用小眼一眯虚，那神态在说：我说了没用的！

“那是人家骆大爷自己的钱，粮食都给公家了，怎么这么赖皮？”

虞燕讲道，“不管人死活啦？！”

荣誉军人王有忠说：“小强子，县政府该站出来，解解老百姓的

急！”

老人骆大爷抖抖手里的白条子。“我———我要求见县长！”

朱强所长也有点看不下去，装作随意地转转身，向藏身在凉台

里的公安局长请示地示意，能不能帮这大爷解决一下困难？

粮食局长叶元棠用手指扇面般地划拉一圈，又坚决地摆摆手、

摊摊手，那意思是说，这么多人来要兑白条子，这个口子开不得，没

那么些钱来兑付！

朱强憋气地干愣了一阵，以坚决执行命令的神情转回身来，挥

扬着手臂，命令所有上访农民，离开政府大门口！

骆大爷心劲塌了，眼一黑，坐到荣誉军人王有忠的轮椅扶手上。

许醒农火冒三丈，看出是仇人叶元棠在背后主事，指着凉台，单挑叶

某人地叫板道：“那是什么人？你站出来说话！”

荣誉军人王有忠帮腔道：“你们还问不问老百姓的事？”

“不要指望这些人了！还是回去大家凑凑，救人要紧！”虞燕心

里只惦念着“丁头冲”里的病喜子。

骆大爷知道，这么着回去，就得再面对一堆白条子，孙子就走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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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路了。他把白条子举到青天上！“白条子！白眼狼开的条子啊！

小喜子啊！”老人那如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上，泪水纵横。

许醒农悲恸难忍、怒火万丈，举起那根木头，用摇着那些诉求的

话，代替自己的声音大吼道：兑现白条，要钱救命！

大伙从那领头人愤怒的动作里，受到很大感染，群情激愤。有

的跳着脚挥拳头，有的站到手扶拖拉机座位上，呼应地摇小旗帜。

有个“愣头青”农民，冲破警察防线，往大铁门上爬，朝凉台上的人挥

拳头。朱强等警察忙上前去阻止。

虞燕见秩序大乱，把小手扶掉转头往回开。许醒农觉得不能就

这么走了，他要让叶元棠这些主事的知道，这么小看土里刨食的人

是不行的。他大吼一声：“喂！”

霎时车停人静。旧军衣上挂着抗美援朝军功章的王有忠，抢先

把话说出口！他坐在轮椅里，指着凉台上的人，怒斥道：“不管老百

姓死活，你还配挂这人民政府的牌子吗？！”

各台小手扶上的人，吼成一条腔，表示强烈呼应。

许醒农被老英雄这么一点，点出主意来了，要把姓叶的“不配挂

这人民政府牌子”的真相揭开来，只有把事捅捅大。他用木头梢子，

把政府大门边的“滨湖省阳湖县人民政府”的大牌子，倏然一用力，

挑了下来！

全场震惊！

虞燕急忙将小手扶加速开走！广场上响起一串小手扶马达越

转越快的“啵啵啵啵”声⋯⋯

县公安局长向永进头一个明白过来，这一下事情闹豁边了，他

负有保一方平安的责任，政府的脸面给自己丢了，这可要吃不了兜

着走。他像牛尾巴上给点燃了鞭炮一样，从二楼门里冲到凉台上

来，大喊：“朱———强！”

向永进这一声呼喊，是拉警报，指明出了大事了；是下命令，让

立即采取行动；是骂娘，怨怪责骂下属反应迟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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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局长叶元棠也跟着跑到凉台上来镇场子，可他那着急的神

情里，总夹带着一些窃喜。丢了政府牌子，是他打白条子引起的，上

面要认真追究起来，怕没好果子吃，心里有点悬悬的，但事情这么铺

开来闹，上头一定会分外重视，收粮食的款子倒肯定会有门儿了。

朱强所长小眼睛一激灵，醒过神来，娄子捅大了，忙指挥警察去

抢回政府的牌子！许多辆手扶拖拉机一起涌上前，堵住警察追人的

路，在警察与虞燕的手扶拖拉机之间，筑起一道钢铁的路障！

领头的手扶拖拉机上，许醒农高高地扛着人民政府的大牌子，

在许多摇动着的“农民上访团”旗帜的簇拥下，在那道“钢铁的路障”

护卫下，伴着隆隆的机声，扬起滚滚的尘埃，开过阳湖河上的大桥，

往乡下驶去。

暴风雨前，乌云滚滚，像海潮一样涌来。

一辆覆盖着厚厚尘土的奥迪轿车，鸣着尖利的警笛，横冲直撞

地开到阳湖县政府大门口。向永进、叶元棠望眼欲穿，就等着上面

的人来，忙从政府大楼里奔下来迎接。邵宜民跨出奥迪轿车！他那

小身架，娃娃脸，一副研究生似的少小模样，使在场的公务员、警察

都愣住了！正从大楼里往外跑的叶元棠，脱口而出：“来了个———

‘少先队’？！”

穿着警服的向永进，抢步上前去，敬礼！“是邵市长？”

邵宜民敏锐地审视着现场情况，从人们的眼光里，他感到这里

已经出了什么大事，沉着地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向永进指着离去的手扶拖拉机群。邵宜民从那浩大的手扶拖

拉机群中，看见一个魁伟的庄户人，扛着一块人民政府大牌子⋯⋯

一道雪亮的电闪，接着炸响一串震得人心惊的雷鸣！

邵宜民难以置信，忙回头看看政府大门边挂牌子的地方。这里

也像所有的县份一样，平时在大门柱上并排挂着“党委”、“政府”、

“人大”、“政协”四块牌子，如今少了“阳湖县人民政府”的一块，墙

壁上留下一条明显的白印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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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宜民这一震惊非同小可，似乎比那隆隆的雷声更猛烈！他再

回头看那些手扶拖拉机，一切忽又消失不见了———小手扶一过了阳

湖河桥，就转向东边大路开去，从县政府门口已经看不到了。人和

车消失了，只有小手扶撒下来的小手旗、沙土、水泥粉、煤屑，五色杂

陈地留存在路上⋯⋯乌云越来越铺天盖地地黑过来。

邵宜民招呼向永进等人，把情况碰碰。他带头急步向办公大楼

走去，当经过门前挂牌子的地方，门柱上那条没了牌子，仅剩下的一

道白印子，使他不由得停住步，抚摸一下。这一摸，犹如触到记忆的

开关，使他联想到许许多多的东西，曾经去过的莫斯科红场、柏林墙

遗址⋯⋯都龙卷风一样一起涌进心里，那股震撼真是难以言说！

邵宜民置身于一个军事化的临时指挥部里。在阳湖县委办公

楼的二楼正中，有一间小会议室。如今成了处置突发事件的指挥中

心。武警、公安局，在此安装了一些通讯设备，更增添了一种类似打

仗的气氛。邵宜民听取着各方面的汇报。

邵宜民质问地说：“叶局长，中央三令五申，不许收购粮食给农

民打白条，你怎么这么做？”

“我们县家底子枯！省里今年就没给我们收粮食的钱。”

“怎么可能⋯⋯为什么？！”

公安局长向永进介绍道：“叶元棠同志，是县政协副主席，兼粮

食局局长。年年评先进！”

邵宜民增添一分尊敬地唤道：“叶主席！”但接着打出的手势，仍

然坚持要对方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。那增一分的尊敬与这坚持要

人回答问题的手势，加在一起，显示出这位年轻人，有涵养，彬彬有

礼，同时，也许更重要的是，他毫不陌生、毫不畏缩地充分运用自己

的权力。

“省里给、给，年年都给！”叶元棠说，“因为我们还不起钱，今年

才死活不给了！”

“收购粮食的钱，专款专用，怎么———有什么还得起还不起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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